
在职场摸爬滚打二十多年的汪能

平现今已经是企业的职业经理人，但

采访聊天，则依然保留着热爱诗歌的

那股书卷气。回忆对诗歌的热爱，他

说年轻的时候就十分热爱。可惜，年

轻的梦想很快被现实破灭，在汪能平

刚参加工作便经历了多件事，让他看

到了现实与理想的差距。

当年的文艺理想可谓被现实撞得

破碎，他那时候甚至对文学创作变得

心灰意冷。辞去了杂志社的工作，投

奔了蓬勃发展的房地产行业。

在房地产的探索路上，汪能平也

发挥出了过人的才能，分别在不同的

集团公司高居领导职位，然而，这次

在别人眼里的成功，却始终没有让他

心灵上得到满足，他总觉得，自己曾

经失去了什么，“有一次我靠在窗台

往外看，凤凰木的花开得非常的艳，

像火一样，突然间，我感觉内心像被点

燃了一下。凤凰木的那种红，让人很

振奋，特别是当自己从青年慢慢地走

到中年的时候，觉得真的有很多东西

在丢失。尤其是属于青春的那种激

情、那种奔放、那种无所畏惧。”汪能平

说着，眼里对诗歌的憧憬，随即油然而

生。

就是这样，他尝试回归内心深处，

寻找曾经丢失了的梦想，他感觉是细

腻的，表达是到位的，用词没有华丽，却

又直扣心弦，先是在 2018年，他出版了

第一本诗集《燃烧》，近日，他的第二本

诗集《存续与消逝》再与读者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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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集《存续与消逝》日前出版

汪能平：诗歌如水 可涤荡心灵
“曾经的梦想被现实所

掩埋，变成了一颗种子，尽
管过去了多年，也不曾想种
子早已在内心心田生根发
芽”……

早年因各种原因而放
下对诗歌的追求，近年重拾
旧好的诗人汪能平把当年
对诗歌的热爱形容为种子，
而现今这颗种子不但生根
发芽，更结出了丰硕果实，
日前，他的第二本诗集《存
续与消逝》正式面世。

《电话线的两端》
电话线这一头

都市的孩子快乐又富足

无须奔波于人才市场职介中心

劳务所

不存在格子间流水线城中村病

痛无助没日没夜

电话线另一头

乡村的父母快乐又富足

身体无恙农活轻松庄稼丰收

乡邻和睦从不缺钱

电话线两端，各自叙述

唯有中间的剧场空着真实

《消逝》
这一趟南下绿皮火车

和二十一年前那趟并无不同

穿过老区旧屋、深山鹧鸪

张九龄的五岭

车轮演奏的咔嚓咔嚓

如一段一段人生之间

喊出的欢喜或迷茫

偶尔急刹带着生活的顿挫

决然刀光曾毫不犹豫

在猝不及防中砍入

连刀疤也不愿留下

所幸眼前和天边

微灯与星火从未熄灭

时间继续，一切继续

火车在某个站台留驻

是为了和一些人告别

和一些更陌生的人相会

—— 二十一年后的这趟火车

恍若当年。它们之间

只隔着

我已经消逝的青春

汪能平
中国诗歌学会会员，广东省作

家协会会员。上世纪 70 年代中期

生于江西南丰，现居广州。作品见

诸报刊，出版诗集《燃烧》。

汪能平在他最新出版的诗集《存续与消逝》中所

作的呈现，就我看来可以这样理解：他致力于一个主

题或一种情绪，即将诗歌写作放置于出走与返回之

间，由童年、记忆、乡村、亲情这些原生经验展开，不

断由此延伸跳跃，加入离开、行走、生存、怀念等沿途

景观，而贯穿其间的是消失、流逝、破碎、弥补……所

幸的是，无论经历怎样的出走与返回，爱从未消逝，

而始终得以存续。 ——诗人安石榴

汪能平是一位从故乡走来的诗人，以平

实而富于情感的意象、不事雕琢而直接铺陈

的技艺，从记忆深深中复活了故乡的人及其

风物旧事。在面对当代生活所带来的否定

性时，他选择以一种未被撕裂的质朴修辞，

缅怀并缔造自己的语言之乡，带来的既是自

身的消失之物，也是时代的消失之物。

——诗人蒙晦

诗歌或者文学
能够涤荡我们的心灵
收藏周刊：如果说现在的您写诗歌，

实际上是在重拾梦想，恰当吗？

汪能平：小时候曾有过当作家的梦

想，不过后来发现现实与理想有差距，在

当年的经济条件下，对于我们从农村到

大城市的人来说，生存是首要问题。因

此，尽管我很年轻的时候就发表过诗歌，

但到了谋生的年龄，不得不停下诗歌创

作，直到前几年，突然发现，像缺失了什

么一样，就尝试把它捡起来。

收藏周刊：在您的诗歌里，我看到了

乡愁身影、岁月身影、现代都市生活乃至

对生命意义的思考，回归到内心，在题材

方面，您个人是如何思考的？重拾诗歌

之后的第一首，描写的是什么内容？

汪能平：第一首写的是一个年轻人

从内地坐着绿皮火车到了沿海大城市的

一个过程，然后行囊里面什么都没有，除

了梦想。看到紫荆花、木棉花盛开怒放，

像年轻时的梦想。我把这一首诗放在了

上一本诗集的最前面。

收藏周刊：这个时候写诗与以前写

诗，您认为有什么区别？

汪能平：很长时间以来，虽然不写

诗，但书偶尔还会看一看，我觉得可能归

根到底，还是身体里的种子开始发芽，有

了强烈的写诗欲望，要把它表达出来。

收藏周刊：您认为诗歌的美主要体

现在哪里？

汪能平：诗歌可以让人在繁杂的事

务和喧嚣的社会中，相对地能让自己安

静一点，像我们每天干活，衣服脏了要

洗，那么，诗歌或者文学，它就像洗衣服

的水，能涤荡我们的心灵。

其实，在我们那个年代，喜欢读文科的

人，基本都是特别享受诗歌的美给内心带

来的那种充实、那种精神的提炼，哪怕到了

社会工作，诗歌的这种功能依然还在。我

觉得诗歌的美还在于它能让人的内心保持

一点干净，保持一点对美的追求。

为什么我会喜欢写乡村
因为那是我来时的地方
收藏周刊：您诗歌的题材很广泛，通

常会有怎样的考虑？

汪能平：我没有刻意地去考虑什么

题材内容。只要触动我的，我就会去表

达。其实我一直都会想，随着年龄的增

长，很多东西会离我们而去，遇到的人、

生活过的地方都会慢慢地消失，而我写

诗，就是希望能够让它们“活”下来，我希

望让自己生活过的地方和在我生命里面

留下烙印的人，可以不朽。为什么我会

喜欢写乡村，因为那是我来时的地方，那

里有很值得保留的东西，比如那种人与

人关系的单纯、那种温情、那种人与自

然，山与水之间的默契。我希望别人在

看我的诗集的时候，能够产生一些联想，

有一些共鸣。

收藏周刊：似乎通过诗歌的题目，就

能想象您的心路历程，时而在“山里”，时

而“走着”，宏观如“青空”，微细如“电话线

的两端”，您感觉自己是观察细腻的人

吗？

汪能平：我有时候是一个很粗的人，

说自己是很粗的人，是因为我很多东西

都不太在意。但有时候好像我也能够观

察到一些比较细微的情感变化。《电话线

的两端》反映的其实是我切身感受的真

实状态。我刚到深圳的年代，想跟家里

打电话，是很难的，那时候手机还没有普

及，去公共电话亭打个电话不容易，而家

里接电话也不容易，因为那时候家里还

没有安装电话。因此，每一次难得的通

电话，都只报喜，不报忧，都不希望对方

担心，因此，在“电话线的两端”空间是隐

藏着另一个真实。

能表达真实情感
能让人有所共鸣的就是好诗

收藏周刊：一首好的诗歌，有没有标

准？

汪能平：我认为没有标准。我觉得

能够表达出一种真实情感，能够让人有

所共鸣的就是好诗。至于这种真实的情

感是通过现实主义的手法，还是浪漫主

义的手法，还是各种标榜的不同派别的

手法来表达，我认为都不重要。

收藏周刊：有没有哪些诗人是您比

较喜欢的？

汪能平：有很多，例如汤养宗，他的

诗描述的角度和文字的组织很特别，黄

礼孩的诗特别干净，特别有爱，世宾的诗

我也喜欢，他对现实的把握很到

位。国际上还喜欢特朗斯特罗姆，

他一生写的诗数量不多，但都很经

典，还有阿多尼斯，想象力很丰富，

表达很特别。

汪能平诗歌欣赏

■《存续与消逝》汪能平

诗界评论

“突然间，我感觉内心像被点燃了一下”

■ 阿 多 尼
斯 中 国 题
材长诗《桂
花》


